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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以前至房良两县解放初期，两县的医疗卫生条件非常落后，老

百姓看病吃药主要靠中医中药。当时，两县城内共有中药铺十多家，中医十余

人。1955 年依据国家有关政策，禁止私医开业。1956 年，在社会主义改造高

潮中，个体医生组织起来，成立联合诊所，老药铺公私合营，结束了千年的传

统经营模式。为了反映这一时期中医药历史情况，现将所见所闻辑录一斑，以

为存史。 

一、药铺杂谈 

药铺属于城镇坐商一类，只是其经营药材，又与中医药有着密不可分的依

存关系，形成了与其他店铺不同的特色。老药铺都是私家买卖，投资有限，经

营业务量有限，因而规模都不大。一般都是一两间门脸房，而进深较大，一直

通到后院。前面称为柜上，后院是库房、加工间和生活起居的地方。临街房门

口上方悬挂题名字号（即店名）的牌匾，有的是××堂，有的是××药局，有的直

接写字号名称。沿街明柱上一般还有一幅楹联，写悬壶济世、地道药材等内容。

虽然都是药铺，经营也有不同，有的只卖药材，兼营批发零售；有的药铺里有

坐堂先生。于是，有坐堂先生的药铺就挂起标志，即在门外廊下，两边各挂一

幅酷似膏药形状的幌子。膏药用大约一尺见方的木板或黄铜板做成，底色为白

色或黄色，中间涂成黑色圆圈，整板像一贴打开的膏药，一分两半的像一贴折

叠的膏药，最下面一个以红布为穗，在门前随风飘摆，人们在街上很远就能看

见。 

药铺进门迎面是一个木制黑漆柜台，也叫拦柜，以示内外有别，用于摆方

子抓药。靠近拦柜里面，埋着一个与拦柜齐高的木柱，上面放一个铜罐或铁罐，

俗称药罐子，配一个半尺来长一寸粗细的铜杵或铁杵，用于砸一些需要粉碎的

药材，如硫磺石膏之类。再往里靠墙是一排装药材的抽屉，俗称药匣子，抽屉

前面写着药材名称。药工拉开抽屉用手抓药放入秤盘（又叫戥子）称好分量再

回柜台分包，所以也叫抓药的，或叫拉药匣子的。拦柜里面还有账房先生收钱

的桌子和掌柜的座椅。有坐堂先生的药铺还要在拦柜外侧或后院设一个八仙桌

两把椅子，用于给病人诊脉开方子。有的掌柜兼账房先生，也有抓药的兼账房

先生，学徒则是沏茶倒水学抓药，擦桌扫地端尿壶，谁都可以支使，什么活都

得干。因为旧社会有一句话是“教会徒弟饿死师傅”，学艺反而要偷着学，反正是



学徒三年，学成学不成，那就“师傅领进门，学艺在个人”了。开药店投资人叫东

家，把经营事务交给掌柜的（相当于现在的经理），只管到时候收钱，一般不到

店里去。 

抓药有药方，俗称：“照方抓药”。据考证，中医起初是没有药方的，而且灸法

在先针法在其后。直到春秋战国时期才有药方，《五十二病方》（长沙马王堆三

号汉墓出土）载医方 280 个。而形成比较完整的方药体系，则是在汉代医圣张

仲景的医学巨著《伤寒杂病论》以后。 

有的药铺，为了病家的安全和自家的声誉，抓药规矩很严。抓药时有两个

不许：不许抽烟、不许说话，避免分神抓错药。抓的每味药都是先放在一张印

有药名、药性、产地的纸上摆好，或在一张小纸上摆好，再放一张印有药名、

药性、产地的标签纸条，等掌柜的或管事的一一看方核对无误后，盖上药铺的

印记，才可以包成一大包捆扎。有的药铺对抓药人会更加严厉，抓完药，管事

的拿着方子，立即让抓药的把药方背出来，这看似严酷，其实是促使药铺的人

干活认真，避免出错。 

药铺掌柜对铺子里的伙计并不放心。药铺设有细料柜装贵重药，平时上锁，

只有掌柜有钥匙，需要的时候打开柜子亲自称重量（有时用一个比柜上常用的

分量更精准的小戥子），然后锁起来。药包好了就收钱，价钱没商量，这里和其

他店铺不一样，谁都知道：药铺不还价。抓药时也有的给病家一些有益的提醒，

一个是熬完药必须把药渣倒在窗台上放三天，以备吃药出问题好查对，不怕打

官司。再就是熬药必须亲人熬，以免有人趁机放毒害死人。当然也有些提醒让

人寻味，比如：婆婆的药让儿子熬不让儿媳熬，媳妇的药让丈夫熬不让婆婆

熬……，可能是怕出冤案吧。 

二、药铺与先生 

说到根本，药铺是为病人服务的，中间离不了开药方的人。旧时中医不叫

医生，也不叫大夫，而称呼先生，和教书的一样称呼。这既是一种尊称，也体

现了医儒不分的历史渊源，主方先生无不先读过四书五经，然后才读医书。先

生在药铺看病即为某药铺主方也叫坐堂先生。说起这个称谓据说原自医圣张仲

景。相传张仲景任长沙太守时，伤寒病流行，病死者很多，其宗族 300 余人，

十年中因伤寒病死亡的就有 100 多人。于是他在理政审案之余，钻研《内经》、

《难经》等古代医书，勤求古训，博采众方，著《伤寒杂病论》。有时在其官衙

大堂之上诊治病人，始称坐堂。沿习下来，先生在药铺看病，也称为坐堂先生。 

坐堂先生有时也出诊，病家叫“请先生”。先生不能走着去，有钱人雇马拉轿

车，差一点的雇骡马，顶不济的也要拉一头毛驴，在驴背上搭一条被褥，把先

生接到家。先生出诊只是看病，回药铺再开方抓药，病家是把先生送回药铺再

拿药。旧时中医成才虽有不同途径，有的家庭传承，有的师徒传承，还有的半

路改行或自学成材，但都研读医书，都要理论结合实际，因此殊途同归。否则，



学徒结束，也是一生拉药匣子，或成庸医，甚至还有学了一点皮毛冒充名医之

徒招摇撞骗的。 

房山县良乡县解放前后的两位名医一方（徽武）一袁（载民），恰是走了两

条不同的成才之路。当时医界有一笑谈，说方圆（袁）不相交，大概也包含这

层意思。 

方徽武（1883-1972），房山县城东瓜地人，家兄是当地名医，虽家父不允

徽武从医，但从私塾开始，徽武即接触医书，从事农耕之余也不曾释手，加上

耳濡目染，自然学成，一矣出手，则一鸣惊人，终于走上悬壶济世之道。1956

年方先生入主当时房山县医院中医科，1957 年为光大中医事业才开始正式收徒，

1959 年、1963 年又两次收徒讲课授业。三批收徒共 13 人。第一批：石玉波、

高景永、张化雨、袁明鉴、张淑齐；第二批：贺家生、侯淑云、潘玉珍、石玉

兰、杨淑珍；第三批：袁涛、袁凤云、胡文华。其中石玉波、张化雨、袁明鉴、

贺家生、袁涛、袁凤云等人都成为房山区中医专家。 

袁载民（1890-1974）良乡县城西大紫草坞村人。因家道贫寒仅读私塾两年，

从 13 岁起即进窦店“复巨恒”药铺当学徒。打杂之余勤学苦读，偷艺看书，经历

十五个春秋渐得医道，28 岁终成正果坐堂行医。袁先生集深厚的医药知识和丰

富的实践经验为一身，并不断创新发展，上世纪 30 年代成就一方名医，尤以妇

科见长。但他谨遵学无止境的古训，一生勤奋读书，几乎遍及各部医学典籍，

博采众长，并以其高尚医德，为良乡医院培养中医骨干，成为医界楷模。在老

先生言传身教之下，家中竟有两代人走上房山中医院领导岗位。其子袁景荣十

三岁跟随父亲学医并得其真传，曾任房山中医院副院长，名誉院长，房山县人

大常委会副主任；孙子袁涛曾任中医院院长，房山区卫生局副局长；孙女袁凤

云（袁月）曾任中医院副院长，北京联合大学中医药学院办公室主任。一家三

代为房山中医药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三、袁景荣回忆良乡药铺趣事 

趣事之一：张先生不再看妇科 

旧时中医都是全科医生，内、外、妇、儿科都能看，但从医时间长了，就

会在某一方面有所擅长。济安堂张先生，因儿科擅长，被誉为“小儿张”，而且很

有特色。每逢集市，病儿多时，让孩子们在一条板凳上坐好，每次五个，不许

动地方，诊病开方时不问姓名，只是叫：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有一

次，看一个妇科病人，后来死了，病家告到官府，说是枳壳那味药用过量了。

经过查证，方子只开了二钱，属正常用量。虽然官司没输，张先生却不再看妇

科，凡有妇科病人前来就诊，就说看妇科去找袁载民。 

趣事之二：首饰铺学徒跳槽学医 

福祥药局有位坐堂的陈先生，医术不错，来看病的人对他必躬必敬，出诊

时车马接送，显得风光高贵。这些被街对面首饰铺一个徒弟看在眼里，从心眼



里羡慕，总觉着当先生比自己跑街串巷摇着波浪鼓卖首饰强多了，于是背地里

找陈先生，要给他当徒弟学医。陈先生说不能挖人家墙角，没有答应。这个学

徒不死心，三番五次的央求。陈先生烦了，随口说道：“跟我学医可以，先读《伤

寒论》，以后再说。”谁知这徒弟当了真，又有私塾底子，暗地里下了三年工夫，

把《伤寒论》背得滚瓜烂熟以后再去找陈先生。陈先生一考，他能对答如流，

这一下不好再推托了。只好亲自去拜访首饰铺掌柜，说明情况，把这个伙计收

为徒弟，改行学医。这就是后来开宏仁堂药铺的高先生。 

趣事之三：中西医合璧救崔秀 

崔秀，良乡城南江村人，原为复巨恒记账兼抓药，后入人和永当伙计。“七七

事变”后窦店复巨恒关张，为了生活，四名伙计找到袁载民，在良乡南街找了几

间房重新开业，说是开业，并不挂牌，只是靠袁先生的名声开方抓药维持生计。

一日，崔秀忽发急症，上吐下泻不止，等袁先生出诊回来一看，手脚冰凉，四

肢厥逆，都没脉了。袁先生赶紧去求街对面瓷器铺的赵掌柜，因为知道他学过

西医，还有德国针剂，就请他给打一针能够打进去就发热的“返阳”药。赵掌柜推

托不过，只好拿出药，给崔秀打了一针。袁先生刚想看看药的名称，赵掌柜把

药瓶扔地下一脚踩碎了，还告诉打针后不要给病人喝水。等赵掌柜走后，袁先

生仔细一看，针药是抗破伤风血清。打完针，袁先生立刻开了一副药熬了赶紧

给崔秀灌下去。不久就恢复了脉象。第二天，袁先生专门去谢赵掌柜，赵掌柜

笑谈：“今后再有这样的病人可别找我了，我就有这么一针。” 

袁景荣当时在复巨恒当学徒，一直在崔秀前后侍候，事后才知道得的是霍

乱，是一种死亡率极高的烈性传染病，岂止是九死一生，恐怕万死也不止，当

时没受传染，后来想起来还后怕。也是崔秀命大，一针德国药，一副袁载民的

回阳药，把他从鬼门关上救了回来。经过三个多月的调养，才恢复过来。由于

是特殊的经历，袁景荣牢牢记住了父亲当时开的药方，名叫“急救回阳汤”，出自

晚清末科秀才王清任的《医林改错》。这个方子一般人是不敢用的，每味药量都

开到八钱，是最大量，所以说真见到这种病也要有熊的胆量才行。汤头歌是：

急救回阳（人）参附（子）（干）姜，温中（白）术（甘）草桃（仁）红（花）

方，见真熊胆能夺命，虽有桃（仁）红（花）气不伤。 

四、房良老药铺一览 

房良城内的老药铺因年代较久，业内人士健在不多，已查找困难，现仅将

解放前后这一时期药铺情况追忆如下。 

房山药铺： 

南永合祥  位于南门外路西，今管道局北侧。主方先生方徽武，史怀壁（南

尚乐人）。 

广和兴  位于南街路西，原史家胡同以北，今奉先居饭店附近，曾有马玉

林先生主方。后为国药店，今永生堂前身。 



大生堂  位于南街路东，学房胡同口南侧，院大房多，曾有李同轩、吕耀

宗、高桂荣、纪宪文坐堂行医，后改为联合诊所、城关镇卫生院，现中医院前

身。 

北永合祥  位于南街路西靠近十字街，今人民商场南侧。郭先生主方。 

恒隆泰  位于北街路东，仓房胡同口南侧，解放前停业。 

裕升泰  俗称小药铺，位于北街路东，北大寺胡同口南侧，张先生主方。 

良乡药铺： 

福元药局  位于南大街路西，罗府街北侧，三间门面，掌柜姓金，是安国

县人。 

福祥药局  位于南大街路西，福元以北，掌柜姓谢，陈先生曾在此主方。 

人和永  位于南街路西，今功德福饭店附近，袁载民先生曾在此主方。 

济安堂  位于东街路南，今良乡一小西侧，是张家弟兄的店铺，以儿科见

长，人称“小儿张”。 

宏仁堂  位于北街靠近北门路西，掌柜兼主方先生高春朴。 

还有恒裕泰，广济生药铺，因时间短，已地址不详。另外，两个特殊的情

况，一个是在良乡恢复开业的窦店复巨恒药店，在南街路西，福祥药局北侧，

因为没有掌柜，也不挂字号，靠袁载民声誉营业，时间不长。另一个是在路家

胡同四号院内，是袁家开的诊所，袁载民开方，袁景荣记账，抓药，也是不挂

牌，但在包药纸上印一个“民生堂”的印记。一直开到公私合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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